
年大学生最佳小说

世 相 人





秦 岭

堡子中学的男教师和女学生之间，又有新故事了。

男教师和女学生之间的关系无论怎么定义也脱离不了教与

学的关系，但是，当男教师和女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很不一般

的时候，用堡子人的话说，俩人好上了，那关系就有意思了。

其实，堡子中学自解放以来，这样的故事就没断过头，譬如现

在正在发生着的这个事情，无非是初三班班主任、民办教师赵

祖国看上了自己的学生苟大女子同学，想把苟大女子同学培养

成自己的老婆。

苟大女子同学可是出落得越来越好看了。她四年前十六岁

时开始上初三，那时候就已经发育得不错，但堡子中学的广大

教职员工，尤其是教师中的光棍们谁也不好意思往深处想，往

深处想一位异性未成年人太有些说不过去，有悖于师道尊严、

为人师表的古训，甚至有些无耻、下流、卑鄙，对人家一位农

村女中学生胡思乱想什么？苟大女子第一次参加中考，成绩还

是不错的，仅一分之差名落孙山，这样，第二年她就十七岁。

绣花鞋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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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不考，难道就这么失

十七岁是什么样的年龄，从她的身体上就看出来了，胸是高

的，腰是窄的，屁股却是大的，整个一个人儿就立体化得非同

小可。剪得很整齐的短发乌黑发亮，大眼睛扑闪起来像星星似

的，弄得教师中的光棍们老是跑神儿。一个村姑若长成这般成

色，早该被长嘴媒婆几舌头卷到婆家去了。不过苟大女子尽管

还没轮到媒婆斗胆跑到学校提亲的地步，但却自然而然地像被

编入程序似的编入了堡子中学男教师们的婚配规律中了。早就

有几个光棍盯上了苟大女子，但由于校长雷大麻一双火眼金睛

在那里把持得严实，谁也没敢轻举妄动。

对于男教师的花花肠子，青春期的苟大女子并不是没有感

觉出来，她只想发奋苦学，像男同学那样争取考上中专，实现

人生的理想，这样，客观上也就摆脱了男教师的进攻。但是，

每天面对光棍们那说不清楚的眼神，她心里的压力就大了，就

有些分神。这年参加中考，竟然不如去年，这就使她的信心大

打了折扣。第三年补习，十八岁的苟大女子能不能考上中专，

就很难说了，但她还是想最后蹦

魂落魄地回村里，像把养了多年的肥猪拉到屠宰场似的等待嫁

人？但是，到了这个年龄，就是不折不扣的成年人了，这时想

给她补课的教师就有些明目张胆，争先恐后。当老师的有当老

师的含蓄和矜持，同事之间，同时竞争一个女生，思想和行动

上就有些遮遮掩掩。在具体操作上，谁占有了主导地位，谁的

优势就最大。什么叫主导地位？譬如起码是科任教师，这样接

触女生就显得名正言顺，当然如果兼上班主任就更近水楼台

了。班主任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给学生做思想工作，甚至还可以

堂而皇之地交流些什么。抢先培养上苟大女子的是赵祖国。二

十八岁的赵祖国，党员，大弯乡草坪村人，一九八五年毕业于



果然见一老农碾子样蹲在门口呼呼呼地打

镇中学，当年高考落榜，一九八六年参加全县民办教师招考，

获第一名，被分配到离家三十多里的堡子中学任教。他热爱党

的教育事业，每年都被评为乡、校级优秀教师或者优秀班主

任，可惜至今没转正。作为班主任的赵祖国，经常找机会把苟

大女子同学叫到自己宿舍，大大方方地谈理想，谈人生，谈学

习，谈生活。现在的苟大女子同学已经在初三补习了第四个年

头，这说明赵祖国至少已经把苟大女子单独教练了两年。苟大

女子的学习当然不可能被培养上去，没降到倒数第一就够便宜

她了。

堡子这一带，姑娘跟小伙子好定了，要给小伙子送个亲手

制作的鞋垫的，而且还是做工考究、色彩均匀、大方雅致、寓

意深远、耐看实用的绣花鞋垫，至于苟大女子同学给赵祖国老

师送没送过绣花鞋垫，两人间的事情，外人不得而知。

从城里即将下派到堡子中学支教的县一中青年教师艾关

诗，是过年时才听说赵祖国老师培养苟大女子同学当老婆的事

的。那天他回家上楼，有邻居神秘兮兮地说：“你家门口蹲着

一个乡里人，兜子上别着钢笔，可能是村干部呢。”

，旁边放着一

个鼓鼓的编织袋。艾关诗蹊跷地推醒他，老农眼皮一翻，树皮

一样的手就把艾关诗的手紧紧地握住了，说：“您是艾老师

吧，我是堡子中学的校长雷大麻啊！”

艾关诗就有些惊住了。这次县教育局动员城区优秀青年教

师下到贫困偏远山区中学支教，自己作为新党员，又是县青联

委员，就第一个报了名，过了正月，一开学，就该去堡子中学

报到了，没想到雷大麻消息这么灵通，居然摸到家里来了。偏

远学校再缺正式教师，也不至于到校长登门拜访的地步，内中



语文课替下来，让他给初二（

肯定有什么说头。大冷天，寒风紧，他容不得多想，赶紧把雷

校长迎进屋。

雷大麻说：“艾老师，我给你拜年来了，我这人骨头硬，

可是第一次给没见过面的同志，尤其是身边的同志们拜年啊！”

说着从编织袋里取出了半个猪屁股。

艾关诗一时激动得有些困惑。堡子是全县最偏远的穷乡，

正月里大雪封山，长途班车都进不去，老校长不辞劳苦，跋涉

近百里给他拜年，到底图什么？听说那边的老百姓日子过得像

酸菜似的，还舍得这么肥的猪屁股？

雷大麻简要介绍了堡子中学的基本情况，包括以民办老师

为主体的师资力量。全校只有五个教学班，其中初一两个班，

初二两个班，初三才一个班，初三之所以学生少是因为大多数

学生挣不到初三就辍学打工了。雷大麻最后话锋迅速一转，

说：“我想下学期请你出山，把赵祖国的初三班班主任职务和

）班带语文，我⋯⋯我不能眼

睁睁地看着又一个中考苗子被当老师的糟蹋了。”说着仰天长

叹一声，就讲了赵祖国想把苟大女子培养成老婆的事。

艾关诗这才明白了老校长的良苦用心。堡子那地方有点文

化的女青年奇缺，乡政府的干部和各村教师找老婆，把目光盯

紧了堡子中学这所最高学府中初三这一级的女学生，就是理所

当然的事了。雷大麻校长对这类事是深恶痛绝的，前几年，他

每次在教师会上都要为此发一通脾气，但晚上他窗户上的玻璃

准被人砸了，有次还差点砸破了他的头。雷大麻遭此报复，却

束手无策，查谁呢？再说，查出来又能怎样，堡子中学神圣的

教育事业还得靠这些王八蛋呢。赵祖国和苟大女子的事，他本

来想豁出去在会上讲一次的，但现在学校穷得连玻璃都买不起



了，几间教室和学生宿舍的窗子仍然糊的报纸，万一有人砸了

他的窗子，这一冬天就没法过了。

老校长临走，紧紧握着艾关诗的手说：“你是支教人员，

身份特殊，只有一学期就返城了，谁也不会跑到城里砸你家的

玻璃。这半年，关系到一位同学的一生啊！”说完有些伤感，

“拜托老弟了！”

艾关诗感觉到这握手的分量，心里不由有些悲壮和苍凉。

上学期末，县一中还专门为他举办了欢送会，校党委骆书

记语重心长地说：“艾关诗同志，这次下乡支教，你代表的不

仅仅是你自己，而是县一中的整体形象、教育教学水平和教职

工的精神面貌啊！”当时自己还慷慨陈词地表了态。而今雷大

麻一番瓦罐倒核桃似的介绍，他才发现自己对形势的估计过于

浪漫，简直有点幼稚了。

艾关诗向雷大麻提出了一个后来连他自己都认为无知的话

题：“我真的不明白，男老师培养女学生，不管动机如何，成

绩也不该越来越差啊！”

雷大麻被这个问题弄得眉头跳动了一下，苦笑一声，说：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可能有些残酷，还是给你举个例子吧。”

于是就给艾关诗举了一个例子。

例子其实更像一个故事。故事的框架也是一个关于男教师

培养上女学生的事情，但内容却与赵祖国和苟大女子的事情相

反。故事是发生在上寨中学的，那年上寨中学民办老师肖豆子

培养上了初三的一个女生，俩人商量好待女生考上中专，毕业

分配后就圆圆满满地结婚当双职工。多美好的前景，多美丽的

誓言！仿佛电影里那个叫爱情的东西轮到他俩了。为了不分散

女生的注意力，他一没摸过女生的手，二没亲过女生的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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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睡过女生。女生终于考上了，农转非了，毕业了，分配

进城了。这样情况就不一样，一个是城里的女教师，一个是农

村户口的民办，这是天壤之别啊，不散也得散了。女生和城里

的恋人结婚时，还眼泪吧唧地请了肖豆子。他敢去？以啥角色

去、啥身份去？没羞！

这样的故事，多了！除了上寨中学，更远点的窑沟中学、

赵家咀中学、驴坡中学，哪个学校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归根到底，像他肖豆子这样的，就不是明白人。明白人，

啥叫明白人？像赵祖国这样的就是明白人，他培养女生，就得

让女生考不上。这是培养老婆，而不是培养人才，更不是培养

冤家。

艾关诗觉得胸腔里“扑通”了一声，仿佛是他那颗拳头般

大的心脏，陷到腹腔里了。

刚过完十五，艾关诗就去堡子报了到。

雷校长亲自领着他到几个班子成员的宿舍兼办公室走了

走，然后特意领他去了教职工食堂。食堂只有中午才开伙，而

晚上由于离堡子较近的教师可以回家，就不开伙，住校的教职

工就自己生火做饭。食堂做饭的是位四十七八岁的大嫂，短发

齐耳，长得很周正，整齐的眉毛下，一双有着细微鱼尾纹的眼

睛显得温和而善良，略胖，却显匀称。系在胸腰部的围裙白白

净净，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大嫂给艾关诗的第一印象很深

刻，毕竟是学校职工，与普通农村妇女就是不一样。经雷校长

介绍，艾关诗知道大嫂叫皮见花。

二



说：“未婚？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结婚

雷校长小声叮咛：“见花，艾老师是城里人，吃饭可能娇

气一些，经不起折腾，盛面条时，多给点卤；盛菜时，多拌点

肉；中午饭，能截就截一点，留给他晚上垫一垫肚子。账，算

到我头上⋯⋯”皮见花点着头，朝艾关诗温和地微笑。

艾关诗连连摆手婉拒。雷校长却大手一挥，不容争辩，而

且以目示意，意思是别让老师们听见，说：“我再带你去看看

茅房和水房吧。”还没走出食堂，又把头扭向皮见花，说：

“提起茅房我想起来了，你家茅房的粪掏了没有？如果没有，

我安排两个学生帮你掏一掏。”

马上就有一丝淡淡的哀愁从皮见花的脸上浮泛出来。皮见

花说：“你也挺忙的，不给你添乱了，我自己想办法算了。”

雷校长说：“你一个女人怎么行，听我的话！”说着伸手

在女人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

艾关诗察觉到雷校长对女人说话的语气有些不一般，而且

拍女人肩膀的动作轻柔而舒缓，举得轻，落得重，这就使手在

肩膀上停留的时间有些长。这使他最少得到了两个信息，一个

是皮见花家或许缺少男性劳动力，连粪都掏不了；另一个是雷

校长和女人的关系可能有些不一般。如果真是不一般，艾关诗

可就恶心透顶了。都这把年纪了，成何体统！还像救世主似的

一心想挽救一个普通女中学生的命运，原来自己本身就不是什

么好货色，这么一想就突然觉得自己看待领导同志是不是太偏

执了，于是赶紧自己说服自己，自己才来几小时啊，就这么戴

着有色眼镜看人，不该瞎猜测，实在是不该啊！

雷校长私下对他叮咛：“如果有人问你家属的情况，就说

未婚。”

艾关诗愕然了



都五年了，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雷校长说：“就未婚吧！也许过一阶段你就明白了，我也

是迫不得已啊，有些事情，我这老脸说不出口，说了也没什么

意思。在山区学校，要办成一番事业，难哪！”

艾关诗看他郑重其事的样子，只好无可奈何地点了头。给

自己冠以未婚的结论，有一种从伦理和感情上把心爱的妻子楚

楚一笔勾销的感觉。艾关诗和楚楚的感情很不错。在县医院当

医生的楚楚，温柔、贤惠而节俭。他这次报名来堡子，最对不

住的要算楚楚了。他这一走，照顾双方父母和接送孩子的事

情，全落到了楚楚一个人肩上。报名的事，他是带着准备挨责

备的心理和楚楚商量的，楚楚当时就吃了一惊，最后还是怅然

地叹了口气，说：“我理解你，谁让我的丈夫是先进呢，先进

就得有先进的样子。”艾关诗当时就激动地把楚楚揽在了怀里，

而楚楚早已是泪流满面了。楚楚喜好服饰，却老是舍不得买，

那天他专门抽出时间陪楚楚在商场转了一天，不顾楚楚阻拦，

花一千多块钱买了一套楚楚喜欢的精美、高档真丝睡衣和内

衣。楚楚却舍不得穿。艾关诗临走的那天晚上，楚楚专门穿

了，两口子那晚的感觉新鲜而难忘。第二天，艾关诗发现，楚

楚的枕头早被泪水洇湿了。

望着雷校长那充满期待、渴望的目光和凝重的表情，一种

悲凉漫上了艾关诗的心头。未婚就未婚吧，楚楚，对不住了。

教职工宿舍本来就十分紧张，但为了让艾关诗安心工作，

雷大麻动员了一下，就有位民办老师主动把自己的宿舍腾给了

三



艾关诗，而自己只好披星戴月徒步了。后来的日子，每次放

学，艾关诗看到这位民办老师肩挎一个用来装干粮和学生作业

本的破旧的绿挎包，甩开穿着绿胶鞋的瘦脚板，像一个满载而

归的乞丐一样步出校门，消失在晚霞的余晖里，心里就像火一

样激动，不由增加了几分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全体教职工座谈会上，雷校长把艾关诗介绍给了大家，

听说是从县一中来的，还是本科学历，这就使座谈会的气氛显

得十分热烈。有位黑头黑脑的男教师不断向艾关诗提出许多问

题，问题很专业，涉及诸如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当前教育体

制对素质教育的制约、偏远山区如何发展职业教育，甚至还谈

到一些比较前沿的教育话题。这是艾关诗始料未及的，这里的

教师尽管学历低，但视野并不见得像城里老师评价的那么狭

窄，他们对教育教学宏观、微观领域的认识深度以及对有些问

题思考和探索的广度，决不亚于城里的有些老师。

但艾关诗的心情却总是激动不起来，总觉得面对这些朴实

而生动的面孔，自己像一个打入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似的。他潜

意识里努力搜寻着谁是未来的大冤家赵祖国老师。这个不要脸

的赵祖国，肯定是一副窝囊、邋遢、贼眉鼠眼的样子，对自己

的女学生下手，还能像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赵忠祥？

这时雷校长从干瘪的嘴唇上拔下旱烟锅，大声说：“大家

别吵吵了，下面还有议程呢。刚才大家的交流很热烈，很成

功，有些同志还能围绕当前教育教学中的一些新事物，新问

题，新现象，适时向艾老师请教，这都是好事情。会后，大家

还可以继续找艾老师交流。譬如赵祖国同志谈的一些问题，很

有特色，不错！很不错！下面，我传达一下县教育局的文件。”

艾关诗怔了一下，他万万没想到留下美好印象的黑头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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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级了。

的男教师就是赵祖国。他猜想雷校长是有意点出赵祖国的名字

以便引起他的注意，等于含蓄而巧妙地把赵祖国介绍给自己

了。赵祖国尚处在亢奋状态，时不时向他投来羡慕、钦佩的目

光。赵祖国的目光一过来，艾关诗就觉得像是扫过来了一束探

照灯光，马上有一种匍匐下身子的欲念。

雷校长传达的所谓文件，是教育局关于必须安排支教人员

在班主任岗位上发挥作用的决定。用雷校长的话说，堡子庙

小，而艾关诗是大神，当然得安排在最高年级

艾关诗知道这个决定是雷校长即兴瞎编的，目的是为了艾关诗

取代赵祖国的班主任位置显得名正言顺。他分明察觉到，赵祖

国一张大黑脸上的肌肉不规则地抖动了一下，脸色也由黑变

紫，近似于紫红色了。赵祖国的嘴微微动了动，却什么话也没

说出来。民办老师就是民办老师，平时面对正式老师已够气短

的了，面对上级决定还能再说什么。

艾关诗不得不佩服雷校长的老到和圆滑，按理说会上宣布

调换班主任的事情，会前要做通思想工作，而雷校长偏偏一竿

子插到会上来，给赵祖国一个措手不及，让他干脆没有回旋的

余地，这就等于堵死了赵祖国的后路。雷校长宣布完毕后，不

少老师面面相觑，窃窃私语，会议气氛马上变得沉闷而诡秘。

散了会，艾关诗就去了宿舍。宿舍里，有两个女生在给他擦

门窗，炉子的火也生起来了。女生干活十分麻利，红扑扑的脸蛋

呈现着农村姑娘特有的健康和质朴，其中一个长得格外漂亮。艾

关诗感动得道了谢，知道是雷校长派来给他帮忙的，就说：“现

在下午自习时间，你们赶紧回教室自习吧，剩下的活，我干！”

漂亮的女生说：“你是城里来的老师，干这活，不习惯的。”

艾关诗就感到这话有意思，问：“初几的？”



答：“初三的。”

他本来想打听一下苟大女子的情况，觉得过于突兀，就

说：“抓紧学习吧，还有几个月就中考了。”

答：“谢谢艾老师！其实中考不中考我们早无所谓了，堡

子中学的历史上，还没有女生考上中专的，到头来，还不⋯⋯

哎呀！说远了，不打扰您了。”

艾关诗的心就紧缩了一下。

山区的夜晚来得快，下午放学的钟声刚刚敲过，就见西边

山尖上的那一轮红日像失重似的“扑通”一下栽进黑乌乌的山

凹里，天色马上就暗下来了，村里的炊烟开始随风漫到校园上

空，空气中掺和着柴火燃烧的呛味儿和五谷杂粮的香味儿。艾

关诗正要动手做晚饭，这时门口有人影儿一闪。进来的是赵祖

国。艾关诗连忙热情让座。

赵祖国却不坐，像个大龄女学生似的把两手的指头搅缠在

一起，嘴角挂着一丝略显苦相的笑。笑，一旦挂了苦相，就有

些不好看了。赵祖国说：“艾老师，座谈时听了您对当前教育

教学工作的一些观点和认识，听了很受启发，也很受教育，很

解渴的。”

艾关诗明白这种诚恳的溢美之词后面，肯定还有话要说，

但艾关诗还是接过这个话题谈开了：“彼此彼此，你谈的几点

认识，我也觉得很好，甚至改变了我对偏远地区农村中学教师

的看法，我觉得很有思想，这点，我得向您学习。”这话，可

以说是艾关诗的内心话。

四



但是赵祖国反而有些窘了，说：“艾老师您是从县重点中

学来的，您是在笑话我啊。”

艾关诗觉得赵祖国说这话其实就不对了，但赵祖国是笑

着说出来的，可以权当玩笑话来理解，从中也可以看出民办

老师的巨大的自卑意识和低迷的精神状态，就说：“你我都

是实在人，以后，常来我宿舍交流吧！”艾关诗等待着赵祖国

后面的话。

赵祖国却谈起了他当班主任的感受：“其实，初三这个

班，我很有感情的。初三这一级十分重要，我已连续多年把初

三这一关了，每年都能考上几个中专生。总之，我对初三班是

有感情的，是有感情的，我喜欢我的学生，我⋯⋯我⋯⋯”说

到这里，赵祖国的脸憋得通红。一副激动不已的样子，其实准

确地说已经不是激动，而是因激动而痛苦了。

艾关诗估计赵祖国快要进入正题了，八成是想和他商量保

留他班主任职位的问题。他突然为赵祖国有些难过，一个堂堂

男子汉，为了一个女学生，绕了这么大的圈子，就顺着他的话

题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我离开了县一中，也是舍不得我的

学生啊，咱都是当班主任的，心情可以理解。”

赵祖国的话题却又转到了艾关诗这边来了：“艾老师，听

说您只在堡子待半年？”

艾关诗说：“对，是半年。”

赵祖国说：“其实才半年，当不当班主任对您来说是无所

谓的事情。”

艾关诗明白他的意思，看来赵祖国要正面出击了，就说：

“我当然无所谓，当不当班主任照样教书育人嘛，问题是，教

育局那边就有所谓了，不当，就说不过去了。对了，你是担心



我当上班主任，耽搁了班上的学生吧。赵老师，请放心，别说

初三班主任，高三班主任，我也当过呢。我向您保证，这个

班，能考上中专的好苗子，我决不会把人家弄蔫了。”他说这

番话有多重意思，既然你赵祖国绕开苟大女子口口声声谈班主

任，那自己就从班主任的话题上堵住他的嘴。果然，赵祖国窘

得更厉害了，连声说：“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民办老

师还敢怀疑您的能力？其实我是想⋯⋯我是想，继续当班主

任，我连续多年被评上优秀班主任了，今年如果不当了，肯定

没资格参与评选。我就是靠积攒起来的这些荣誉来转正啊，和

我同年考上民办的，人家多数已转正了，我一没门子，二没金

钱，就凭荣誉了。”

赵祖国到现在还是没敢摊牌，但赵祖国的这番话却使艾关

诗为之一震。他深知荣誉对一个渴望转正的山村教师意味着什

么，转正在民办老师心目中的分量太重了，转正的重要性甚至

仅次于宝贵的生命。转不了正，多优秀的民办老师也都气喘不

匀，说哪天打发就打发了；而一旦转正了，等于教师这碗饭端

定了，就像卑贱的下等人跻身到了贵族阶层，整个的精气神会

为之一变，人也活到份上了。赵祖国抬出转正问题，尽管不是

他根本性的理由，但却很容易挫败人的意志堡垒，软化人的铁

石心肠。艾关诗真的有些难以招架了，他隐隐觉得自己是不是

太残忍了，太无情了，太不道义了。但他潜意识里始终在给自

己打气，退却是绝对不行的，为了雷校长，为了苟大女子的前

途，为了堡子中学女学生的命运，对于赵祖国的任何形式的行

动，都要坚决顶住。于是心一横说：“赵老师，我完全理解你

的心情，转正问题，当不当班主任并不是关键。我会给校长建

议，今年评先进，不受调换班主任的影响。以往怎么评的，今



年继续怎么评。”顿了一下又补充：“我知道你最担心的是你

的学生，我会按照你的方法努力培养班上的苗子的，如果今年

有女生考上，就会在全乡轰动了，这更是你所希望的，毕竟，

他们的基础，都是你打下的。”

赵祖国感动地说：“谢谢艾老师的抬举，我之所以想继续

当班主任，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因为我快三十了，我在

班上，有⋯⋯有我的⋯⋯”

艾关诗赶紧打断他的话：“知道知道，我早就从教导处那

边了解了，班上有几个中考苗子，五个男生，一个女生，男生

叫张时代，李二求子，王拾钱，赵存粮，李安全；女生叫苟大

女子。我一定重点培养他们，尤其那个苟大女子，听说潜力很

大，我如果辜负了你的期望，说句咱乡下人的赌咒话，天打五

雷轰。”

这几句话，等于给赵祖国给到位了，也等于呼啦啦过去了

许多封条，把赵祖国的嘴严严实实地堵上了。

赵祖国的脸色难堪至极。

赵祖国离开艾关诗宿舍时，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表，不好意

思地说：“都十二点了，您饭也没吃。”说完回到自己宿舍，

拿来几个大锅盔馍，说：“这是我妈给我烙的，您就着咸菜将

就将就吧。”说完，失魂落魄地出去了。

艾关诗心里有些苦，一如吃了黄连的感觉。锅盔馍很香，

他却一口也吃不下去，像赵祖国这样的大龄青年，如果不是当

了穷教师，早该有个家了，烙锅盔馍的应该是自己的媳妇，而

不是年迈的老妈。这么一想，就更吃不下去了。

半夜尿憋，室外黑灯瞎火，去茅房的路坑坑洼洼不好走，

他琢磨着找根火柴点燃去茅房。这时听见外面有清脆得有些悦



耳的流水声，其实更像屋檐上雨水滴落的声音，就觉得奇怪。

时值料峭春寒，难道已经窗外雨潺潺了，猛然又醒悟过来了，

肯定是男教师在偷偷地解决下面的问题呢。于是苦笑一声，心

想得了，入乡随俗吧，跌跌撞撞去茅房，人家说不定会骂你故

作清高呢，弄不好摔一跤，那清高可就更不值钱了。等声音停

了，并且有了关门的声音，他也拉开门，掏出家伙，准备把东

西抛洒到对面的树沟里。

这时他看见赵祖国房间的灯始终亮着，糊了刻字蜡纸的窗

户上，一个黑乎乎的半身剪影，一动也不动，就像一个钢筋混

凝土浇铸的雕像。艾关诗呆呆地怔了一会儿，捧着家伙的两只

手不由自主地松动了，热乎乎的骚尿从裆里直灌而下，夜风一

吹，小家伙哪受过这等折磨，都冻缩了，他这才感到一股冷飕

飕的寒气像潮水似的从下面向全身四散开来。

和学生的见面会由原班主任赵祖国主持，雷校长亲临压

阵，新任班主任艾关诗一旁就坐。赵祖国把艾关诗给大家作了

介绍，然后又点了班长、学习委员、文体委员、生活委员、团

支部书记等几个同学的名字，让他们起立，给艾关诗亮了相，

最后强调：“今后，同学们一定要听艾老师的。”说完，脖子

里咕噜了一下，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也有不少同学流泪了，有个女生拿着一个小手绢走上讲

台，默默地递给了赵祖国。这场面太感人了。艾关诗突然意识

到，这个女生正是昨天在他房子打扫卫生的那一位，他就知道

个女生就是苟大女子了。看来雷校长故意安排苟大女子给他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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